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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说

两年前，曾和友人逛成都的宽窄巷子。
据说，这里是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之
一，是老成都“千年少城”的城市格局和百年
原有建筑格局的最后遗存，也是北方胡同文
化和建筑风格在南方的“孤本”。

友人娓娓向我述说着它的历史，此地当
年曾是满族旗人的居住之所。公元 1718
年，65岁的康熙帝在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后，
选留千余兵丁驻守成都，在当年“少城”的基
础上修筑了满城，被定为“八旗”军营及其家
眷住处，属禁地。清朝没落，满城不再是禁
区，百姓可以自由出入。

吸引我的倒不是这段历史，而是位于宽
巷子的一个小小的路牌。路牌上醒目大字，
赫然写着“往宽巷子”，旁边是一个大大的指
示箭头。

由此，我又想起了安徽桐城六尺巷，巧
合的是，这件事情也发生在康熙年间。史料
记载，文华殿大学士张文瑞居宅旁有隙地，
与邻居吴氏相争。家人驰书京城，张文瑞写
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
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收书羞愧退让三尺，邻家人见张家如此
胸怀，亦退让三尺。此事亦传为佳话。

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将这种礼让融合
在建筑上，为了怕行人碰头，很多位于巷子

里的房屋的外墙故意建成了凹处。
宽窄巷子也好，六尺巷也罢，作为一个

城市文化的新载体，其典故所包含的谦和礼
让精神实际上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
内涵，它的“宽”不是宽在“方寸之间”，而是

“宽”在人们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礼让精神上。
少年时，我的乡邻、民间故事家郭庆恩

老先生曾在月下给我讲过一个《给孤寺》的
故事。

有个叫冯云雯的秀才进京赶考，将自
己襁褓中的儿子冯子材寄养在大凌河边的
报国寺。后来，冯云雯遇贵人，在义州卫李
伯尧将军府做了幕僚，跟李伯尧的女儿结
成夫妻。为怕妻子不快，隐瞒了在报国寺
托孤一事。冯云雯没想到，自己会落魄。
李伯尧贪污军饷案发，冯云雯带妻儿落魄
街头。他没想到，33 年后，依然是个风雪
日，他们鬼使神差地来到了报国寺前。小
和尚打开山门将他们迎进，知客僧听到他
的难处，让他们在寺中住下，并说明春寺中
翻修，方丈无尘知他画得一手好丹青，请他
在寺中画壁画。冯云雯一家在报国寺一住
二十载。冯云雯虽和无尘一墙之隔，但无
尘以闭关为由从未与他见过。冯云雯又将
自己的侄儿冯子琦接到报国寺和儿子冯子
履一起读书，无尘将二人叫到禅堂，倾心
教授，二人考中进士。冯云雯辞世后又过
了 30 年，无尘法师无疾而终。得到无尘法
师圆寂的消息，身为高官的冯子履和冯子
琦回来奔丧，方知这位 89 岁的高僧竟是自
己的至亲。

无尘法师摒弃了被抛弃的前嫌，一墙之
隔虽不相见，其心何其豁达而明亮？漫漫的
长夜里，他一定经历了难以平复的伤痛，最
终，摒弃了当年的仇怨，终成一代高僧。

说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
某晚，师兄周哥打来电话告诉我，学妹

小雅不日结婚，通过他邀请我参加她的婚
礼。学妹向来和我关系不错，找到心仪的白

马王子，我怎不为她高兴？
学妹长相端秀，浑身上下散发着古典之

美，我常说她是典型的淑女。毕业的头天晚
上，赵姐做东，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话别。我
对学妹说，她的婚礼我一定参加，只要她给
我消息，我一准来。

两天后我赶去了举办婚礼的城市，住在
了周哥家。想象着久违的热络，一定会让人
难忘终生。第二天，我和周哥参加了学妹的
婚礼。想象中的亲密场面并没出现，几句简
短的客套过后，学妹忙去了。

宴后，赵姐领我们去市郊玩了一天，我
们都没接到学妹电话。为参加她的婚礼，我
和赵姐都是从数百里外赶来的，学妹明知我
们当天没走，为什么连个电话也没有？

回去时，周哥将一篮特产大红枣递给我
说：“学妹的婚礼是我让你来的。”我忙说没
什么，周哥笑笑说：“兄弟，无论怎么样，你还
带回一篮子大红枣呢！”

我的心里涌起一丝暖意，心中的不快很
快烟消云散。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重新
认识了周哥。有些事情，换个角度思考一
下，或许就能找到不同的心境。

中国人讲究“家和万事兴”，而从“家和”
做到“万事兴”，必须有人默默付出和忍让，
这里就渗透着宽窄内涵和哲学思辨，以及儒
家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原则。

《论语·学而》有云：“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就是说，礼的作用，贵在
能够和顺。这句话慢慢转化为众所熟知的

“和为贵，忍为高”。意思是，按照礼来处理
一切事情，就是要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
能够恰到好处，都能够调解适当，使彼此都
能融洽。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句话可
以照亮人的心路。其实，人与人、家与家，都
要讲究谦和礼让、求同存异，摆出“大格局”，
讲究“人间烟火气”。这是一种哲学，也是一
种修行，更是一种智慧。

宽宽窄窄聊格局
叶雪松

端午节一大早，郊区派出所民警李恩
栋开着私家车，带着在市医院当内科医生
的妻子周雅婕和在实验小学读一年级的儿
子李安平，一起到早市采购一番，尤其是买
了热气腾腾新出锅的粽子，然后直奔城郊
乌朝屯的母亲家。

李恩栋的身上有一种军人气质，身材
魁梧，神态自若，有他在，辖区居民的心里
就有满满的安全感。分局领导想把他调到
局机关工作，除了他自己婉言谢绝外，辖区
居民也不肯让他走。他说：“在派出所当民
警，有好多的事情可做，居民有点儿啥事都
愿意找我，我心里感到特别充实。我真舍
不得离开这些居民。”

周雅婕是医院的业务骨干，医学院本
科毕业，科主任马上就要退休了，院领导把
她列为梯队科主任的第一人选。可到了周
雅婕表态时，竟然毫不含糊地婉拒了。她
说：“科主任应该由副主任来接，我的水平
远着呢！我的肩膀还不硬，还没到当科主
任的火候。当个普通医生，接触的患者更
多，我觉得挺有成就感的，为啥要当科室主
任呢？”

李安平凭借小学刚刚开学时的出色表
现当上了班长。他没让班主任老师失望，
经常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代表班级发言。
他说：“将来，我要像我爸爸和我妈妈那样，
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样的三口之
家，既有当下的荣光，也有未来的可期。

当白色轿车停在了乌朝屯西头李婶家
的门口时，迎出大门的李婶，看着李恩栋三
口人从后备箱里拎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就
以责怪又高兴的口气说：“你们上一次来买
的东西还没吃完，这咋又买了这么多呢？”

李安平接过话茬说：“奶奶，今天不是
端午节吗？端午节要吃粽子的！”

把东西放到屋里后，李恩栋三口人就
和李婶一起，到院子的菜园里干起活来。
搭黄瓜架、豆角架，栽西红柿秧、茄子秧，薅
秧苗间的杂草，三口人谁也不闲着。李婶
也陪着，时不时地给他们搭一把手。

在菜园里，李恩栋的手不闲着，嘴也不
闲着。

他说：“妈，这黄瓜是水果黄瓜，脆生生
的，好吃。”“妈，这豆角是红金钩豆角，炖着
吃特别肉头。”“妈，这西红柿是普罗旺斯沙
瓤西红柿，味道酸甜可口。”“妈，这茄子是
紫色大长龙茄子，皮薄无籽……”

说着说着，李恩栋似乎想起了屯东头
的郭叔，就问道：“妈，这几天屯东头的郭叔
又来过了吗？他这个人挺好的！年龄虽然
比您大3岁，但他的两个孩子都成家了，而
且都在外地，我觉得您跟他挺合适的。”

李婶接过话茬：“咋了？嫌我拖累你们
了？要把我推给人家？”

李恩栋说：“妈，我觉得您一个人还是
有点儿孤独，应该有个伴儿。”

李婶说：“你就别操没用的心了！你知
道人家老郭是咋想的吗？你知道老郭的两
个孩子愿意吗？”

李恩栋说：“妈，我再遇到郭叔时，就一
定向他问个明白。”

李婶说：“你小子可千万别问，好像我
急着要嫁给他似的。”

李恩栋一家三口人和李婶在菜园子里
说说笑笑的，整个菜园子很快有了一个大
变样。

干完了菜园里的活，李恩栋一家三口
人就和李婶一起回到屋子里，开始做午饭。

周雅婕边做饭，边对李婶没完没了地
念叨起来。她说：“妈，您可千万少吃咸菜，
咸菜吃多了会引起血压升高，从而引发心
脑血管疾病。”“妈，您可千万少吃剩饭剩
菜，剩饭剩菜含亚硝酸盐太多，容易致癌。”

“妈，您尽量少吃油腻煎炸食品，这些食品
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妈，晚饭时尽量以水
果蔬菜为主，不要想那些烦心的事情……”

周雅婕讲话时，李婶大部分时间都是
默默听着，有时也会回答一声“知道了”，而
脸上的表情，像是听了多少遍了一样。不
管李婶的表情咋样，周雅婕都像背书一样
地念叨着，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烦。

开饭的时候，李恩栋的儿子李安平端
坐在饭桌前，把一个白白净净的糯米粽子
夹到李婶的碗里，又撒上一层红糖，然后大
声地朗诵道：“吃饭不抖腿，筷子不指人。
客在不扫地，屋内不打伞。穿线不打结，倒
茶不倒满。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听完了李安平的朗诵，李婶夸奖一番
后问道：“这是学校教的？”

李安平回答：“奶奶，这不是学校教的，
这是妈妈教的。”

李婶激动地说：“妈妈教得好！妈妈教
得好！”

午后三点一刻，李恩栋一家三口人告
别李婶返程。

看着和和睦睦的一家三口人返程，李
婶邻居大张的岳母胡婶，以非常羡慕的口
气对李婶说：“看你的儿子、儿媳和孙子，该
有多孝顺啊！”

李婶看着身边的胡婶，语气凝重地说：
“唉，这哪是我的亲儿子、亲儿媳、亲孙子
啊！这个儿子，8 年前和我的亲儿子一起
当消防战士，那年我的儿子在抢险救援时
牺牲了，他也差点儿和我儿子一起牺牲
了。后来他转业时，强烈要求来我们这座
城市，说我的儿子牺牲了，他就是我的儿
子。他的老家，还有自己的亲妈、亲爸呢！”

李婶说着说着，眼泪禁不住流了下
来……

孝顺
郭宏文

在灿烂的中国文化中，父亲是礼仪文
化里的重要符号。古人认为，父亲在子女
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给子辈立规矩立
家训，敦促子辈读书。《说文解字》中说：

“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从
字形上看，甲骨文和小篆字形，像右手持
杖之形。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认为，父为举
杖立规矩者，是行使教育职责的家长。

那么，古代人是如何称呼父亲的呢？
清代学者钱大昕的《恒言录·三·称父曰爷》
中这样描述古人口语中的父亲：“古人只用
耶字……《木兰诗》‘阿爷无长男’‘卷卷有
爷名’，本当作‘耶’字。”他认为古人常称
父亲为“阿爷”，而“爷”字实际是“耶”字。
正如杜甫的诗作《兵车行》中有“耶娘妻子
走相送”。

“阿爷”“阿父”“阿伯”“阿爹”“阿公”“阿
翁”等以“阿”为前缀的父亲称呼，多为古人

的一种口语。清人梁章钜《称谓录·方言·称
父》中说：“吴俗称父为阿伯。”南宋诗人陆游
在《示儿》诗中有“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

“乃翁”是陆游自指，而非称呼他人之父。
《三字经》里有：“养不教，父之过。”

“父”是古代对父亲的书面称呼，本义即父
亲。《诗经·小雅·蓼莪》里说：“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古时也称父亲为“尊”，如《宋
书·谢灵运传》：“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
儿遇之。”古书中“君”也指父亲，如《滕王
阁序》“家君作宰，路出名区”。

关于古人对父亲的尊称，总括起来，
有这么几类，一般在前面用“家”“老”

“先”之类来称呼父亲。“家”类父亲称呼，
如家父、家君、家严、家翁、家公；“老”类父
亲称呼，如老爷子、老爷、老爹、老大人、老
公公、老父、老尊等，这些都较为常见。

“老爷”是古代大家族里对自己父亲

的称呼。《红楼梦》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
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里面有：

“宝玉一面蹬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
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

“老大人”“老太公”常用来对别人父
亲的敬称。《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各位
司、道大人听到这里，因为署院说的是他
老大人，一齐肃然起敬。”“老太爷”是对别
人或者自己父亲的敬称。《红楼梦》第一百
零九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
返真元》：“这块玉还是祖爷爷给我们老太
爷，老太爷疼我，临出嫁的时候叫了我去，
亲手递给我的。”

我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父亲的不
同称呼颇多，从古到今，据统计有 60 多
种。父爱如山，自远古时期起，“父”字就
意味着爱、使命与责任，时至今日都不曾
改变。

“父亲”如是说
刘逸南

童年港湾

时间在不经意间
离开了童年的港湾
我来不及赶到路口
去追逐那轰鸣的笛声
此刻，伴着泪水的微笑
洗去了天真幼稚的容颜

摆手告别从前
难挥去心中的挂牵
我经常敲打着心口
追忆那远去的辛酸
那些，无法抗拒的折服
早成了飘然即逝的云烟

不愿再有惊叹
尘封在心里的画卷
我都曾掀开在窗口
欲追溯那雾都的谜团
此时，堆积如山的思绪
捧起了仔细用心地阅看

藏了久远的企盼
蕴满头顶的那片天
我的呼唤刚一出口
就追赶那童稚的新鲜
那边，五光十色的闪烁
灵秀了眼前的河流山川

雨的歌唱

雨儿就这样下着
像天地间合唱的一首歌
从农田河流到山顶上的云朵
奏响了一节节动听的音乐

暴雨顷刻间无忌肆虐
万物挺拔向上的顽强
敲打重音符的声响
唤醒了大地重生的绿色

细雨淋漓着灰色巷街
积水悄悄浸泡了温韾园舍
滴答漩涡里的旋律
汇进了碧波荡漾的原野

细雨蒙蒙地拍打
滋润花儿香飘四季永不凋谢
让蝶沁芳蕊的蜜语
传遍了整个神奇的世界

海的眷恋

我热爱大海
拉着你向海边跑来
遥望无垠的海面
欣赏海天一色的奇观异彩

好美啊，清晨的海
海风会围着你轻缓地拉拽
把你推到了岸边
欣赏脚下泛起的层层浪白

真美啊，午时的海
细沙会给你温柔的填埋
把你植进了沙里
欣赏耳畔响起的阵阵节拍

最美啊，暮色的海
夕阳会照耀你尽情地释怀
把你融入了虹光
欣赏眼前激起的闪闪明快

我酷爱大海
心思拿到沙滩上晾晒
你和我迎着碧波
欣赏一朵朵浪花飞溅绽开

纯真年代
（组诗）

乘 骁

今晨，沿江边路往东走，清香丝丝缕缕直
钻鼻孔。一眼望去，前边是叆河入鸭绿江的
汇合处。叆河大桥旁岸边一片槐树，雪白的
繁花缀满了枝枝杈杈，直劲地往天空开去，仿
佛奔放的雪花。远处一座小山，望去，槐花坠
压枝头向下开去，铺满了山坡，这些便是清香
的来源了。

我蓦地想起放蜂人罗海亮小两口，去年
遇到他们俩时对我说的话：“我们是追着槐花
来的，槐花蜜香甜呢。”

吮吸着清香的槐花香，远远地看到距离马
市岛不远处叆河大桥西侧，那片槐树林下，摆满
了蜜蜂箱子，罗海亮小两口来了。见到我，罗海
亮高兴地说：“刚来，才3天。”

我熟识放蜂人罗海亮小夫妻有五六年时
间了，每年在槐花盛开的5月下旬，夫妻俩从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一个村庄，驾着那辆白
色的小卡车，行驶 1000多公里来到叆河大桥
旁，放下50多个蜂箱，“家”就安顿下来了。先
支起几平方米用防晒布搭起的棚子，里边放张
铁管床，床上放一卷铺盖，锈迹斑斑的燃气炉
灶上坐着锅，锅旁是些塑料盒装的调料，棚壁
上挂着马勺子，地上一溜儿摆着油瓶，酱油
瓶。棚子外边放着边沿瘪凹的脸盆，有五六个
大塑料桶装着清水。棚顶吊了个草帽大的风

扇。水要从1公里外下边村里公共自来水井
取来。

见到他俩时，罗海亮的媳妇正在煮面，满
棚子热气腾腾。山东人喜欢吃面，锅沸了一
会儿，她将面分别捞到两个碗里，拌上点佐
料，二人捧着碗吃起来。

蜜蜂在棚子周围飞来飞去忙着采蜜。
罗海亮中等个头，敦敦实实的，总是笑脸

相迎，说话从容不迫。他从19岁开始跟着父
亲放蜂，今年 36 岁了，已经是有着十几年放
蜂经验的养蜂人了。

放蜂是追花的活。春天他们俩从江苏、浙
江开始一路追花，先是油菜花，5月下旬在丹东
槐花盛开的季节，他们会匆匆赶到丹东。罗海
亮说，槐花蜜好，丹东鸭绿江边没有污染的槐
花蜜更好。从丹东出发，他要去吉林采椴树花
蜜，那也是上等好蜜，还能出口呢！秋天葵花
开了，他就要去内蒙古采葵花蜜了。

他说这话时，正把一摞蜂箱提起，一排排
竖立的木框网格满是密密的幼蜂仔，他用小
刀刮去木框上的污渍并带出来一些蜂仔。他
告诉我，这一箱蜂仔有几万个，从蜂仔到幼
虫、成蜂需要21天左右。我问为什么要刮出
去那些幼蜂？罗海亮说：“那是些不产蜜的雄
蜂。”接着他又用小塑料勺从装有“杀螨粉”的

药袋剜出粉剂撒到那排木框上，他告诉我，这
是杀螨虫的。

这时，我看到他的周围满是从槐花中进进
出出、飞来飞去忙碌的蜜蜂。蜜蜂雨点儿般满
天满草丛地飞落，有的箭一样地射向天空，有
的在空中绕了个急转弯流星般地冲向地面，有
的在叶梢上，扑闪着薄薄的两翼，轻轻地舞蹈，
更有成群的蜜蜂相互追逐、碰撞、嬉闹……

一次，我曾教过的高中学生邀我去他的
马市岛软枣猕猴桃园子看看。学生告诉我，
软枣猕猴桃开花期需要蜜蜂授粉，如果粉授
得不好，产量就上不去。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放蜂会有这么大的作用。罗海亮说：“这里每
年都有来租蜜蜂授粉的，特别是大棚里的草
莓、西瓜。这蜜蜂能飞出十几公里去采蜜，你
学生在马市岛的软枣猕猴桃园子，离这里近，
不用租蜜蜂，这蜜蜂自然会飞去的。”

我问他，明年你还来吗？不少人盼着蜜蜂
授粉呢。他笑了，轻轻地推了下那顶破了边的
遮阳柳条帽，微笑着对我说：“来，一定来。”

再有20来天，罗海亮这对小夫妻就要离开
丹东去吉林采椴树花蜜了。明年，叆河大桥旁
鸭绿江边的槐花，一定会用雪一样的盛开迎接
这对放蜂的小夫妻。他们一定会如期而来，在
槐花盛开的初夏，在鸭绿江边的槐树林下。

追花人
杨白川


